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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儿童静态视敏度与动态视敏度的发展特征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方法 2018年4月至7月，运用标准对数视力表和动态视力检测仪对苏州市715名6~10岁儿童进行静态视敏度、

动态视敏度测量。

结果 6~9岁儿童动态视敏度和静态视敏度随年龄增长逐渐升高，9~10岁出现下降；男生动态视敏度显著高于

女生(t = 4.604, P < 0.001)，静态视敏度无显著性差异(t = 1.822, P > 0.05)；动态视敏度与静态视敏度中度

正相关(r = 0.552, P < 0.01)；动态视敏度能正向预测静态视敏度(B = 0.617, P < 0.001)。

结论 儿童动态视敏度与静态视敏度随年龄的变化趋势一致，两者呈中度正相关，动态视敏度可以一定程度预

测静态视敏度。强化动态视敏度训练可能有助于静态视敏度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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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static visual acuity (SVA) and kinetic visual acuity (KVA)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or children.

Methods From April to June, 2018, SVA and KVA of 715 children aged 6 to 10 years in Suzhou were tested with loga-

rithmic visual chart and KVA meter.

Results KVA and SVA increased with age within 6 to 9 years old, and decreased then. KVA was higher in boys than in

girls (t = 4.604, P < 0.001), but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or SVA (t = 1.822, P > 0.05). There was a moderat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KVA and SVA (r = 0.552, P < 0.01). KVA can predicted SVA (B = 0.617, P < 0.001).

Conclusion KVA and SVA develop for children aged 6 to 9, and moderately positive correlate with each other. It means

SVA may be improved via training of K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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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我国

各学段学生近视率持续上升，7~12岁小学生、13~15

岁初中生、 16~18 岁高中生视力不良率分别为

45.71%、74.36%和 83.28%，远高于大部分国家 [1]。

2018年6月，国家卫健委通报，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

率已居世界第一，对近视的预防与控制已成为重要问

题[2]。

从生理学角度而言，造成近视的主要原因是屈光

系统调节紊乱[3]以及视轴过度延长[4]。视轴延长是器质

性改变，难以修复，故纠正近视主要着眼于改善屈光

系统调节紊乱[5]。晶状体是屈光系统的关键部分，其

屈光率通过睫状肌的收缩与舒张进行调控：视远物时

睫状肌舒张，晶状体变薄，屈光率减小；视近物时睫

状肌收缩，晶状体变凸，屈光率增加[6]。绝大部分近

视是由于长期视近，睫状肌长时间收缩，以至丧失舒

张能力造成的[4,7]。如何有效恢复睫状肌的调节能力，

是预防与控制儿童近视的关键。

静态视敏度是指知觉静止物体细节的能力，与之

相对应的动态视力是指知觉运动物体细节的能力 [8]。

根据物体的运动轨迹类型，动态视力可以分为两种：

目标横跨眼前左右横向移动，所需的动态视力称为运

动视敏度(dynamic visual acuity, DVA)[9]；目标朝向眼

睛的前后移动，所需的动态视力称作动态视敏度(ki-

netic visual acuity, KVA)[10]。前者主要依靠眼外肌的追

踪能力，后者主要依靠睫状肌的调节功能。动态视敏

度水平与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密切相关，并可能成为影

响静态视敏度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分析儿童动态视敏

度的发展特征及其与静态视敏度的关系，探讨动态视

敏度与静态视敏度之间的相互影响，以期有助于预防

和控制儿童近视。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8年 4月至 7月，以敏感期理论为依据，通过

方便抽样，选取苏州市跨塘小学、金阊实验小学、苏

州市青少年业余体校、常熟市体育学校、苏州大学空

手道/跆拳道培训中心6~10岁儿童作为测试对象。

入选标准：①裸眼或矫正双眼视力 ≥ 0.8；②学

习及操作能力正常；③无病理性眼部疾病。

最终有效样本共 715名，其中男生 406名，女生

309名；6岁 72名，7岁 165名，8岁 152名，9岁 153

名，10岁173名。

1.2 测量方法

测试场所光线正常、无明显噪音。被试进入测试

场所后，先填写基本信息，包括姓名、年龄、性别

等。

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灯箱进行静态视敏度检测，

检测方法及流程严格按照标准进行。被试站于距灯箱

5 m处，先后测量裸眼视敏度，包括左眼、右眼、双

眼；若戴眼镜，则摘下眼镜稍作休息后先测量裸眼视

敏度，再测量矫正后视敏度。以裸眼双眼视敏度作为

静态视敏度。裸眼或矫正视敏度 ≥ 0.8的被试测量动

态视敏度。

使用XP.14-TD-J905型动态视力检测仪(上海驼峰

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检测动态视敏度。被试坐于仪

器前，上体直立，双眼贴近视物孔并向内看。点击测

试键后，仪器内出现模拟的从 50 m 外向自身靠近的

“C”型视标，“C”形视标缺口方向分上、下、左、

右4种，模拟接近速度30 km/h。被试使用优势手单手

握住摇杆，看清“C”形缺口方向后迅速向判断的方

向掰动摇杆，完成一次测试。

所有被试静态视敏度和动态视敏度均由同一名测

试人员测得，使用统一的指导语和评价标准。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被试不

同年龄、性别的视敏度进行描述和差异显著性分析，

对静态视敏度与动态视敏度进行相关性分析并构建回

归模型。显著性水平α = 0.05。

2 结果

2.1 视敏度随年龄的变化

6~9岁儿童静态视敏度随着年龄逐渐升高，9岁到

达高峰，随后下降。动态视敏度在6~7岁增加，并持

续升高至9岁，随后下降。见表1。
表1 不同年龄视敏度检测结果

年龄

6岁

7岁

8岁

9岁

10岁

n

72

165

152

153

173

静态视敏度

1.151±0.186

1.141±0.240

1.165±0.314

1.266±0.409

1.195±0.433

动态视敏度

0.414±0.213

0.556±0.274

0.573±0.342

0.617±0.313

0.564±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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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视敏度在性别间的差异

男生动态视敏度显著高于女生(P < 0.001)，静态

视敏度无显著性差异(P > 0.05)。见表2。
表2 男生和女生视敏度比较

性别

男生

女生

t值

P值

n

406

309

静态视敏度

1.250±0.395

1.197±0.373

1.822

0.069

动态视敏度

0.621±0.333

0.509±0.304

4.604

< 0.001

2.3 是否矫正视力儿童的动态视敏度

共47名儿童有视力矫正(矫正组)。配对选取未矫

正视力的儿童47名(裸眼组)，其裸眼视敏度与矫正组

矫正视敏度相同，均为 0.8者 10名，1.0者 14名，1.2

者 14名，1.5者 8名，2.0者 1名。裸眼组动态视敏度

(0.542 ± 0.325)，明显高于矫正组 (0.355 ± 0.252) (t =

3.071, P = 0.003)。

2.4 静态视敏度与动态视敏度相关性

无论单眼还是双眼裸眼静态视敏度均与动态视敏

度中度正相关(P < 0.01)，其中双眼裸眼静态视敏度与

动态视敏度的相关度高于单眼。见表3。
表3 静态视敏度与动态视敏度的相关性(r)

视敏度

裸眼左眼

裸眼右眼

裸眼双眼

裸眼右眼

0.769a

裸眼双眼

0.836a

0.824a

动态

0.513a

0.495a

0.552a

注：P < 0.01

以动态视敏度为自变量，静态视敏度为因变量进

行线性回归。见表4。
表4 静态视敏度与动态视敏度的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常量

动态视敏度

B

0.904

0.617

SE

0.024

0.036

β

0.552

t值

38.463

17.307

P值

< 0.001

< 0.001

注：R2 = 0.305，调整R2 = 0.304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儿童动态视敏度和静态视敏度随年

龄的变化趋势一致，反映两者间存在一定关系。

7 岁前，视觉器官处于发育状态，该阶段男生、

女生视敏度不具有差异[11]。7岁到8岁是动态视敏度发

展的敏感期，持续升高到9岁[12]。自10岁开始，年龄

与罹患近视呈正相关[13]。这些结果可以从不同侧面印

证本研究。

在性别方面，男生动态视敏度高于女生，与此前

研究结果部分一致[12]，但静态视敏度无显著性差异。

动态视敏度差异先于静态视敏度出现，提示有可能是

动态视敏度影响到静态视敏度。体育活动对动态视敏

度的发展有积极影响，随着年龄增长，男生、女生体

育活动参与度的不同可能是造成动态视敏度分化的原

因之一。

本研究显示，动态视敏度与静态视敏度呈正相

关。静态视敏度与眼球、屈光系统的功能状态等诸多

因素有关[7]；随着眼球逐渐发育成熟，主要的影响因

素归于屈光系统，尤其是睫状肌的调节功能。而动态

视敏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睫状肌的调节功能，两

者呈正相关反映了机制上的一致性。以往研究显示，

与单眼视敏度相比，双眼视敏度更符合人们日常活动

中所使用的视力[14-15]。动态视敏度作为功能性视力的

一种，与双眼视敏度相关性更密切。

对矫正组与裸眼组的动态视敏度进行分析，结果

显示，即使静态视敏度矫正到相同水平，动态视敏度

仍受到影响，提示动态视敏度能很好反映睫状肌的调

节能力，并能很好预测裸眼视力水平。简单地通过佩

戴眼镜矫正视力，并不能充分改善动态视敏度，原因

在于没有对睫状肌的调节功能进行恢复。因此，应从

调节睫状肌张力入手，预防和控制儿童近视[16]。

Scialfa等[17]研究显示，虽然动态视敏度与静态视

敏度相互关联，但如果用静态视敏度预测动态视敏度

会产生偏差。Freeman 等 [18]发现，动态视敏度越差，

报告的近距离日常视力活动的困难程度越高 (β =

0.68)，通过动态视敏度预测静态视敏度是可行的。本

研究的回归分析结果与之相符。体育活动对动态视敏

度有积极影响[19-20]，不同运动项目、运动等级间，动

态视敏度水平存在差异[21-22]。通过体育活动干预动态

视敏度，最终实现对静态视敏度的调控这一路径具有

研究价值。

视知觉活动是一种反射活动，可以通过强化适应

而改变。Jacobsen 等 [23]对大学一年级学生进行为期 2

年的纵向研究，结果显示，体育活动与近视屈光改变

呈负相关，对大学生近视有改善作用。Suhr等[24]研究

证实，体育活动与近视之间存在反向关系，经常参加

体育活动的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较低。Yurova等[25]进行

的一项干预显示，通过12个月的实验干预，有规律的

体育活动可以降低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的风险；对有

轻或中度近视的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有助于维持现

有视力并降低近视的发展速度。

综上所述，儿童动态视敏度与静态视敏度随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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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趋势一致，儿童动态视敏度与静态视敏度存在

中度正相关关系，运用动态视敏度可以预测儿童静态

视敏度，通过强化动态视敏度将有助于儿童静态视敏

度的改善。

根据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

年近视实施方案》 [2]，政府、学校、社会服务机构、

家庭以及学生等层面均应重视通过体育锻炼或身体活

动的手段改善儿童青少年的视力问题。体育活动可以

对儿童青少年形成近视的主要因素产生积极影响，如

减少视近时间、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减轻学习压力、

接受充足光照等。通过专门的体育活动促进动态视力

的良性发展，对改善儿童青少年近视具有积极作用。

学校体育在通过体育活动全面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的同时，应特别关注对儿童青少年动态视力实施有效

的干预和对睫状肌的科学训练。

预防和控制儿童青少年近视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儿童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有助于改善视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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